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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巷陌，烟雾轻笼，迷
蒙的细雨模糊了面前闪烁的
霓虹，却让藏匿于心底的一
束微光渐渐明晰起来。

春去夏来，骄阳高高挂
在天上。我顶着炎炎烈日下
楼取快递，路过小巷，听见里
面传来一阵喧闹，随后听见
一个粗犷又雄厚的声音：“来
喽，透心凉的冰粉来喽！”我
好奇地走进小巷，看见一个
男子，围着围裙，身体看起来
很强壮，但苍老的容颜、花白
的头发，看起来上了年纪。
环顾四周，只有一间很小的
制作房，桌椅虽都摆放在小
店外，却座无虚席。

我好奇地走进店，叫了
声：“老板，来碗冰粉。”老板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用粗犷
的声音说：“好嘞，一碗透心
凉冰粉。”我站在制作房前观
望着，看他从冰柜里拿出几
个大铁盆，里面是融合好的

冰粉，他用勺子碰了碰，把其
中一个放到旁边。我好奇地
问：“老板，这个不要了吗？”
他看着我笑道：“这个没融合
好，吃起来会硬邦邦的。”我
看着他，愣了一下说：“那扔
了多可惜啊！”听了我的话，
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我们
做生意，靠的是诚信，你信任
我这里的冰粉，那我就一定
要对得起你的信任。”说完，
他一边把冰粉递给我，一边
对外面应答着“来喽，来喽。”
便匆忙跑了出去。我看着那
碗冰粉，它不仅有红糖水的
点缀，还有葡萄干、花生碎、山
楂片的装饰。一口下去，真的
是透心凉，再来一口，着实美
味。离开小店时，听见人们对
老板和冰粉都赞不绝口。

傍晚，途经小桥散步。
路过小巷，里面安静了不少，
我又来到制作房，看见几位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老人，旁

边的墙角处放了几把扫帚，
忙了一天的他们显得格外憔
悴。一阵凉风吹过，老板匆
忙跑出来小心地把冰粉端给
他们。这时，老人们从各自
口袋中拿出几张皱皱巴巴的
块票付钱，老板再三推脱。
一个老人夸赞道：“这哪里是
透心凉，简直就是暖洋洋，尤
其温暖。”

天色渐渐昏暗，老人们
陆续离开。此时冰粉店老板
已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
着笑容，这笑容，是乐，是暖，
是光。我调侃道：“老板，您
也教教我怎样才能获得朋友
的心？”他意味深长地笑了
笑，拿出纸和笔，在上面写下
四个字：“诚心”“方式”。

正午，烈日当空，骄阳似
火。傍晚，夕阳西下，暮色苍
茫。回想老板的眸子，仿佛有
一束微光，顷刻间将我的世界
照亮。 （指导教师 宾云华）

有一束光，照亮我的世界
雅安天立学校初2019级3班 刘宇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
好。我的爱好是唱歌，因为
唱歌可以让人心情愉快。

在我五岁时，因为特别
喜欢音乐，所以经常去一间
音乐教室。一次，在看到音
乐教室的老师时，我不好意
思地走过去请求说：“老师，
我能听您弹一下钢琴吗？”老
师温柔地说：“嗯，好的，你拿
个凳子坐下吧。”

我小心翼翼地坐下来，
侧耳细听，心里忍不住赞叹
道：“哇，老师弹得太熟练了
吧，我好喜欢钢琴弹出来的
声音。”没过多久，老师开始
和着音乐唱起了歌。听着老

师优美的歌声，我不禁感慨：
“老师好厉害呀！”老师对我
说：“你如果学习唱歌弹琴，
以后也能像我这样。”接着，
老师开始教我如何唱歌，我
边学边想：“老师真的好温
柔，这么细心地教我。”

回到家里，我拿着婆婆
的手机，放起当天老师教我
学的歌，边听边唱了起来。
虽然我唱得还不好，但我
从此坚持每天练习。没过
多久，我的歌声就变得好
听起来。

一天在学校，老师叫我
唱歌，我有点害羞，但还是唱
了起来。老师听完后说：“唱

得太好听了。”我开心地说：
“谢谢老师的表扬，我以后会
继续努力。”从此，我更爱好
唱歌了。

从五岁开始坚持每天练
习唱歌，至今已经过了六
年。现在，我依然每天练习
唱歌，音乐真是个好“东西”。
现在，我又开始学习弹吉他，
已经会边弹边唱了。吉他老
师非常喜欢我，我的音乐水平
也在逐步提高。

时间过得真快，不久我就
要上中学了。虽已过去了那
么多年，但我仍非常感谢当年
启蒙我的那位老师，希望有机
会能再见到这位恩师。

音乐伴我成长
成都市金牛区协同外语学校六年级2班陈浩宇

“卖蛋烘糕喽——”摊主
又在叫卖她的蛋烘糕了。

我常常梦见这个情景，
在巷子里，有个蛋烘糕摊，摊
主是个婆婆，年纪有点大，一
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扁鼻子，
脸上坑坑洼洼，肤色暗黄，总
是 板 着 面 孔 ，乍 一 看 很

“凶”。但她的蛋烘糕总能吸
引我，只一嗅，我的魂就被勾
去了。

听见婆婆的叫卖声，我
总会急速奔下楼，来到蛋烘
糕摊前。“什么味？”“芝麻
味！”婆婆随手把我那皱巴巴
的钱扔进身后的铁箱里，点
燃小炉，手握勺子，熟练地搅
拌着盆里的黄色蛋液。“啪！”
蛋液丝滑地流进小铁锅，立
刻变成火上舞者，在直径不
到10厘米的圆形“舞台”上
啪啪作响。

待到半熟，婆婆娴熟精
准地撒上黑芝麻，蛋液便贪
婪地邀请它们共舞，上演一
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婆婆不
动声色、面无表情地盖上铁
盖。我不敢催促，耐着性子，
焦急地、静静等待着美味的
诞生。

不久，一股勾魂摄魄的
奶香味钻进鼻腔。起锅的蛋
烘糕油亮油亮，中间裹着芝
麻，热气混着香气诱惑着我
的味蕾。我迫不及待地咬下
去，软软糯糯、甜甜腻腻，同
时芝麻粒的香味在嘴里迸发
——还有比这更美味的食物
了吗？

我又一次醒来，好久没
有吃过老家的蛋烘糕了，距
离上一次品尝已时隔三年，
恐怕那蛋烘糕小摊早已不见
了吧？

今年春节回老家，我怀
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让我魂
牵梦绕的小巷，寻找蛋烘糕
的身影。可那里，再也不是
我印象里又小又窄冷冷清清
的巷子了，而是热热闹闹、灯
火通明的街道。在明亮的灯
光下，人们说着笑着走着。
那个小摊不在了，原处建起
了一家古香古色的餐馆。

我怅然地往回走。“卖
蛋烘糕喽——”记忆中摊主
的叫卖声，越过漫长的岁月
传入我耳中，感觉依旧那么
熟悉。

（指导老师吴英）

年味——着红袍戴锦
帽，夹杂在春晚演员的笑脸
中，盘桓在墙上的全家福
里。她一拂袖，淋着汤汁的
清蒸鱼端上了桌；她一眨
眼，亲朋亲密地围着坐。她
总是每年准时地将欢笑传
遍四海。

今年，她似乎藏匿于无
形，和我来了段小插曲。说
好过年回老家的——哪怕一
天也行……我一人坐在椅上
沉思，窗外一片茫茫。思绪
里故乡的山水炊烟，描绘出
一幅连绵婉转的朦胧卷轴。
老屋的每一处刻痕，我都爱
惜地擦拭过，老屋的每一帘
春色，我都欣喜地收藏过。

爷爷奶奶和五爷爷，我
有两年没回去看望他们了。
刚一放寒假，我便急不可待。

房间的门“吱呀”一声，
我闻声望去——“要不……
我们马上回老家？”听不清是
妈妈还是爸爸的声音，“点
燃”了我的神采，但立刻又熄
灭了：“你们骗我吧？”爸爸举
起一瓶酒说：“真的，你看我
都买好了酒。”妈妈接着说：

“我红包都备齐了，明天就
走。”我被一阵兴奋的浪潮席
卷，却又突然触电般地说：

“不，算了吧，我还是不回去
了。”——我们不能只为了
回家过年，给志愿者和医务
人员增添麻烦，他们的孩子
何尝不是在家等待亲人回
家过年？

这时，爸妈伸开双手，和
我拥在了一起。“我们的女儿
长大了，懂事了。清明假期
爸爸一定带你回老家。”除
夕，我们围在桌畔，望着视频
通话中熟悉的老屋，我感觉
真的回到了老家。崭新的
春联传递着新年的符号，桌
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微醺着
爷爷奶奶沧桑的笑脸，彼此
的问候和祝福伴着爽朗的
笑声……

年味依旧环绕。年味，
是“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喜庆
热闹，也是“歌吹待天明”的
温馨期待，她总会在心灵深
处，呼唤着异乡归客。

（指导老师高静）

时光易逝，年年岁岁，花
落花开。容颜会老去，岁月
不会停。生命——多么深邃
的话题，包含着人间一切最
极致的体验，包括爱。

黄昏，揉碎了太阳的光
辉，零散地撒向人间。我走
在路上，摆弄着手机。街上
熙熙攘攘，我听到几声轻
咳。抬眼看去，一位老人坐
在一张木制躺椅上，手下意
识地揉搓着膝盖。深色裤子
的膝盖处不知被揉搓了多少
次，已经有些发亮。 这位垂
暮之年的老人，倚着黄昏望
着远方，不知看见的是远处
嬉戏打闹的小朋友，还是自
己已逝的青春年华。

“初入懵懂不解风情冷

暖，洗尽铅华方知天高云
淡。”流光一瞬，华表千年。
岁月在人们身上刻下了大大
小小的痕迹，留下了数不尽
的遗憾。我好奇地问：“老爷
爷，怎么坐在这里不回家
呢？”他抬起头，昏浊的眼里
沁着黄昏的光晕，脸上是岁
月的风霜刻划下的痕迹，干
枯的手似乎只剩下了一层薄
薄的皮。他望着我嘴唇蠕动
了下，随后低头不语。

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拍
了拍身上的衣服，动作迟缓
而笨拙，对我说：“我在等我
的家。”我愣住了，有些茫然
地问：“你的家人吗？”“嗯。”
说罢一位男子走过来问他：

“爸，妈怎么还没有回来？”老

人笑着，指了指街对面。迎
面，一位老奶奶，手里牵着一
个小朋友。那小孩蹦蹦跳跳
地扯着老奶奶往前跑，老人
笑着叫他跑慢些。

阳光洒在老人银灰色
的头发上，耀眼夺目。那个
男子抱起冲过来的小孩，顺
势背在背上。“爷爷，下午
好！”清脆的童声令老人一
下喜笑颜开。黄昏下，老人
牵起了老奶奶的手，一家人
迎着光前行，黄昏下影子拉
得很长。

人们捡起落叶和花，吊
祭着逝去的年华。衰老和死
亡像花儿一样随处可见，在
迟暮之年，仍有爱意与岁月
相抗，开出了遍地繁花。

记忆里的蛋烘糕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初2021级12班 喻梓涵

永不消散的年味
成都市锦江区教科院附小六年级三班陈玥好

垂暮之年
雅安天立学校初三（3）班 刘雨欣


